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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芝破壁孢子粉、养胃猴头菇、食用菌粉

汽车一路颠簸，驶过一边是山一边是溪的小道，

我们离象珠镇枫岭脚村不远了。

拐过一道山弯，参天的樟树抢先映入了眼帘，树

下有几座旧房子（下图），这便是枫岭脚。

“好大的树！看这树就知道村子有些年头了。”同

车的老黄感慨。

似要验证老黄所说，在枫岭脚村口，默默矗立着

一块石碑。碑上刻着：“思礼公系岭脚胡氏始祖。自

镗公由山下迁居岭脚，八传至今⋯⋯”从碑文推算，

该村至今已有560多年的历史。

枫岭脚地处永康与义乌交界的山区。昔日，常

有村民们上山围猎。打猎人员是不固定的，凡是枪

响之前赶到的，都有资格参与猎物分配，猎物的头

则归第一枪打中野兽的猎手。村里外来人少，民风

淳朴，有外出不锁门的习俗。如今我们无法再见到

那身扛猎枪、身材魁梧的猎人，但该村不锁门的习

俗依旧流传至今。

枫岭脚村 300 多人口，留守村里的百来人多是老

人小孩，由于交通不便，他们过着几乎是足不出户的

生活。

一条流淌不息的山泉，贯穿整个村落。清澈见

底的泉水，为村庄增添几分秀气，也满足了村民们

的日常饮用所需。伴着“哗哗”的泉水声，沿着村里

的石板路，走着走着没路了，正犹豫着，一转过墙

角，路又出现了。路边的房子多是土屋，随地形而

筑，或高或低，或正或侧，自然分布。窗棂上悬挂着

红艳艳的干辣椒，院门口挂着金黄的玉米串，苔阶

草径隐约穿插其间⋯⋯

枫岭脚水好山也美，它的美在于“润”。其他地方

的山林，太阳久晒后，变得“干扁扁”的，即使绿也是让人

感到焦躁。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枫岭脚常年云雾缭

绕，哪怕是炎炎夏日，一天当中阳光直晒的时间不会超

过3个小时。云雾水气滋润下的山林，总会给人带来宁

静。枫岭脚的冬天，不会很冷；夏天，夜里睡觉还得盖棉

被，称得上是冬暖夏凉的宝地。

昔日用于祭祀供奉的祠堂如今已修缮一新，作为

村民们开展文娱活动的场所。灰地，白墙，红瓦，未觉

得与周边格格不入，反倒与门外的老街，周围的老屋

和谐共存一体。

坐在椅子上小歇，与一位满头白发的阿婆聊起

村 里 的 闲 事 。

阿 婆 说 ，村 里

的 青 壮 劳 力 都

外 出 打 工 办

厂 ，田 地 多 已

荒 芜 。 老 人 们

的日常生活开销，基本靠外出工作的子女供给。枫

岭脚出产野生猕猴桃和毛栗。野生猕猴桃起初只有

村里人采摘食用，多余的挑到集市上换几个生活

费。这几年，前来采摘野生猕猴桃的人多了，来这

里爬山休闲的城里人也一批接一批⋯⋯

得知我们从城里来，老人显得有些兴奋。她说平

日里一般不出门，真要出门也是搭车到镇上。等到孙

子放寒暑假，或者春节，儿子开车回来接她，才能在城

里住上几天。老人有一个心愿，希望在有生之年，能

在村口坐上公交车，随时可以进城。

临走时，热情淳朴的村民将我们送到村口。在我

即将上车之际，阿婆抓住我的胳膊说：“年轻人，听说

在建的永义公路要经过我们村，到时我们进城只需20

分钟。不知这路什么能建成，你们消息灵通点也帮我

们问问⋯⋯”我回答道：“应该快了。”

是啊，应该快了，到时枫岭脚的村民们就能痛痛

快快地进城，而山青水美的枫岭脚必会被越来越多的

人熟识。

在五峰书院
和锦水、星光、庞培一起喝茶

峭壁上的省政府。石洞里的书院。白云深处

临时修建的停机坪。一棵身份不明的泡桐树。

这些斑驳的意象，帮助我缝缀起

略显散乱的历史感。

这时我看到一只山雀，掠过山峰与山峰之间

狭长的天空，似乎这片天空

是它的翅翼所裁剪。

它飞得如此轻盈，像一只1945年战时的飞机。

（莫非是想运走我胸腔中积郁的万古愁？）

事实上，对面的亭子也在飞，

甚至比山雀飞得更迅捷，更孤绝。

它似乎在跟我们告别，因为它要返回古代，

它要替我们去取回一张琴，取回

那些典押给国家的翅膀、器官、伦理。

上午十点，我们和朱熹、陈亮一起喝茶，

啜饮树枝里筛下的微甜的阳光。

直到杯子里的茶叶慢慢安静下来，

像一个个韵脚，在杯底

站稳了脚跟。

浴室里接到西兰从日本打来的电话

在习惯沉默的钩子上，手机铃声

固执地鸣叫着。

我来不及擦干湿漉漉的手。

淋浴房的喷头垂下来，像一只沮丧的听筒

将一场虚构的大雨传送。

一阵阵知了的叫声，

从电话那一端传来。

那一刻，一个遥远而不真实的世界被联通。

你说你在奈良公园散步，练习

比仙鹤还要缓慢的韵脚。

我似乎能够看到，树冠在黑暗中，

默认你脚下的小径。

爬行的蛇，带你寻找丢失的钥匙。

辅音，锯出嘴唇的齿线。

那随身携带的腹腔，

在另一种语言里，

翻译出一个陌生的停机坪。

在没有回声的生活中，我侧耳辨认

晦涩的音阶，苦闷的齿轮下
那反美学的簧片。

知了的叫声，加深了富士山的积雪。

你的语气里渐渐出现流亡的

天鹅。而我试图凭借

掠过金阁寺的乌鸦的翅膀，
让赤裸的真理，获得一个难民的身份。

镜子里，我看到的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人：

“满脸漆黑，身心摧残，早已不是

生下来时的模样。”

仿佛就是这个“第二自我”，

在跟我通话，跟我

悲伤地相认。

哦，镜子碎裂。

沐浴露掩埋身体的废墟，

将一把虚无的铅锤赠予。

经历了股市震荡的起起伏伏、曲曲折折后，我突然

明白，万物皆有相通之处，股市有波折，其实人生又何尝

不是如此。

看着股票技术分析 K 线图，红红绿绿的阳阴线一

路攀升直达顶峰，突然又峰回路转回落低谷，然后又

“一拐一拐”地走出困境，重新站立起来走向更高处，

反反复复，蓦然发现，K 线图和人生之路竟是如此相

似：人生得意之时伴随着一路欢歌，对未来目标的憧

憬总是在更远处。在这样的预期下，人很难坚守最初

的原则，要求和欲望有时会越来越高，对危机潜伏无

所感知。当危机初现时，因为过于膨胀，仍然抱着自

己认定的幻想，没有清醒地去剖析自己和辨明方向，

一味固执己见，最终将自己带入困境，走进了人生低

谷。在跌落低谷、遭受挫折之后，人才能够静下心来

思考和面对存在的问题。回望一路走过的足迹，才发

现，原来在来时的路上，浮躁而狂奔的自己本应该在

某时某刻就停下来歇歇呀。

一只只当时自认为的绩优股，会随着日历的翻过

成了生命中的匆匆过客。它们有的陪伴我走过一段

日子，也曾经给予过我胜利的喜悦；有的只在握手时

就说了告别，留给我深深的遗憾。账面上的资金今天

在你的手里，明天就在别人的口袋里了，增加的部分

如昙花一现又回到了原来的数字，这些虚幻的东西随

时会拐走我们原有的财富。股市风云变幻，有机遇也

有风险，但人们还是会执迷于这种精神和财富的博

弈。

人生在世，每个人在生活和工作中都有许许多多

的朋友。曾经天天在一起，时过境迁，有些偶尔邀约，

有些早已远离而去，这些朋友也就像手中的股票一

样，从生命里匆匆过场。

我们无法预知自己人生的未来，就像无法预知明天

股票是涨还是跌，这两者的共通之处就是不可知性。每

个人都有自己的道路，在不同的时期，各人有不同的角色

需要扮演；股海之中，每个股票都有自己的股性，在不同

的利多和利空背景下，演绎着不同的涨跌幅度。

我一直反对借款或贷款炒股，持股的额度一定要

在你所能承担的能力范围之内，否则就有被颠覆的危

险；同样，处世行为也应该在你的能力范围之内，生命

不可以被透支，否则也会有被颠覆的危险。股票如

此，人生亦如此。对股票的坚持也如对人生的坚持，

看好了，就坚守，守得云开见日出；遇险时就选择回避

和放弃。

我坚信，只要

以平和知足的心

态去对待股票和

人生，挫折就会少

一些，快乐会多一

些。

股票与人生
□程妙茴

□朱青恒

枫岭脚印象


